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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就是要弄出些聲響（組章）
白炳安，廣東作家協會會員。已在《詩

刊》《詩選刊》《詩潮》《散文詩》《詩歌
月刊》《作品》《綠風》《星星》等發表作
品。散文詩集《詩意肇慶》榮登2016年中國
散文詩排行榜。曾獲《星星》詩刊主辦的首
屆「蘇東坡杯」 全國散文詩大獎賽二等獎。
著有散文詩集與詩集多部。

我的心裡有一座鐘，活著，就是要弄出
些聲響，用每天的生活敲鐘，讓他人聽出鐘
聲的存在。

敲掉銹色，保留淨心，與向前走的腳步
聲做呼應。

活著，不把自己敲打一番，整天沉迷聲
色犬馬，肉身會有劣跡。活著，就是要弄出
些聲響，才不會愧對父母把自己的凡身帶到
這個世界。

敲鐘，直到鐘聲把自己掩埋于塵土。

黑夜之書

雲一翻過虛體，就把天色壓暗。
樹枝伸進光陰裡，看不到樹枝的面目。

沒有月光，從湖的偏旁，讀到一座島，
以為一個水影。

夜晚圍著事物轉發風言風語。
在路上聽到鳥鳴，有燈光，盡快刪除黑

暗的說法。
準備的晚餐，是一盤陽光夠不到的菜

餚。 

隱喻 

精緻的語言業已在紙上發芽，有了長
勢。

分了行的隱喻把物象的門檻抬高了半
尺。寫詩之人，提燈跨過魅影，離展翅的霞
光又近了一步。

咳出慈悲，給乾瘦的植物供給一些水
滴。

黎明還未到來，先把內心的想法泡在一
壺老酒裡。

「事物燃燒起自由的火焰」。溢出酒香
的杯子，按一隻手的意願端著，不會左右搖
擺。

搬拆

把舊居搬空，把什物搬到新的地方。跟
著，把自己搬進一個家，以為高高在上，卻
甩不掉形而下的苦澀。

搬走，是掏空往事，騰空腦海的記憶，
不留痕跡。

風搬走了多餘的樹葉，把樹留下，養
老；

蜜蜂把花香帶走，把花朵留在山坡上。
季節的手，把夏置換成秋，提走荷塘的

碧綠，剩下的乾瘦站在水中。
事物不動，在原地築起銅牆鐵壁。一搬

拆，首先鬆動一塊磚，接著，風吹雨打，就
有岌岌可危。

物 事 

草原之夜，深如井，垂釣孤月。
披著羊皮的狼，趴著，不遠不近地盯著

羊圈的羊。 
「反對猛獸侵犯羊的權利」。
身影不等于身體。
謊言重複一千次，鍍滿金粉，也不是真

金。 
風吹草低。
天性溫順的羊沉迷著水汪汪的月色，深

信草原之夜，寧靜，太平。
失去警惕性。羊圈裡的羊入睡。
蟲鳴的小夜曲催眠。
騷動的聲音突然而起，一盞凶亮的小燈

閃過，快如閃電。
一隻小羊被咬住，掠走……
羊群驚慌。草原之夜，響起一片踩踏的

蹄聲。
「殺羊的事件，再一次暴露了狼的本

性」。 

認知深度 

虛構一個時間的限度，不影響我們對事

物的挖掘。
挖出一個深度：見到暗坑，裡面有不同

形態的蟲子，而蚯蚓在泥土裡沉默不語，穿
行在黑暗中，把啃食腐土作為秘密。 

一些意識是陳舊的。
當下的生活具有新鮮感。
開挖的詩歌，有深淺不一的現象。
我們需要的深度，可以融入流水的叮咚

聲，寬恕石頭剪刀的碰撞，讓投石問路的人
對生活不再產生疑惑。

我們描寫的生活，每一處細節都觸及靈
魂。

挖掘機挖掘什麼，不能虛設一個深度。
對事物的認知，往往面臨深與淺的選

擇，挖一個井，不允許神化出一種深度，蕩
漾出水聲月影。

事物的每種深度，可以測試到與我們有
多深的關係。

江湖的深度，適合魚龍混雜，隱藏魚的
動向；

大地的深度，有利于一棵樹盤根錯節，
成為立足某個山頭的可能性。

在現實中，只有挖出理想的深度，才能
種好生活，長出綠葉，開出鮮花。 

憶 舊 

三歲，一九六零年命運裡的疼，不喊出
聲，只能由母親牽著。

我找不出一個詞來埋怨走不動的幼腿，
懇求母親抱著我，但願望落空。

從家裡到村中的集體食堂，我如石頭，
一直被母親拉著走。

聞到飯香，經常受餓的腸胃響了一聲，
眼光就陷入蒸著米飯的大鍋，不能自拔。

舌頭空空地舔著。
取過從別人手裡蒸好的那一小袋米飯，

母親有一種內疚的眼神，牽著我的小手，匆
匆離去。

兩片落葉，被風冷冷地吹著。

臘八香飄八寶飯
吳鏑

臘八，天色蒼茫，寒意刺骨，但屋
內卻是一片溫暖和樂的景象。人們圍坐在
爐邊，爐火跳動著，映照出每個人臉上溫
和的笑容。舊事新情，在這個寒冷的季節
裡，隨著裊裊茶香一同被娓娓道來。而廚
房中，早已瀰漫開一股甜糯的香氣——那
是臘八粥與八寶飯的味道，二者如同冬日
裡的暖陽，為這寒冷的世界帶來一絲慰
藉。

臘八做八寶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
不僅僅是一次烹飪活動，更是一種情感交
流的方式。

清晨時分，母親的身影便已出現在廚
房。她將糯米洗淨泡發，準備各種果仁、
乾果、蜜餞等食材。

這些材料，就像散落在生活中的點點
繁星，各自閃耀，而在這一天，它們被精
心挑選，匯聚一處，共同演繹一場美食的
盛宴。紅棗紅得像燃燒的火焰，蓮子白皙
若凝脂，桂圓肉帶著淡淡的甜香，花生、
核桃、杏仁、芝麻，以及色彩斑斕的葡萄
乾，它們在陽光下各自閃爍著誘人的光
澤。

隨著灶台上的鍋具漸漸升溫，熱力讓
空氣中瀰漫起一股甜蜜的氣息。母親將瀝
干的糯米與各種配料混合，輕輕攪拌，使
每一粒米都裹上一層五彩斑斕的外衣。之
後，她小心翼翼地將混合物裝入碗中，壓
實，再倒扣於蒸籠之上，最後蓋上鍋蓋。
蒸汽緩緩升騰，宛如冬日裡的輕煙，不僅
包裹住了鍋中的八寶飯，也縈繞在每一個
家庭成員的心頭，帶來了無盡的期待與溫
馨。

終於，那金黃透亮的八寶飯揭開了
它的神秘面紗。它一出場便吸引了所有人
的目光，用勺子輕輕挖下一角，粘稠而不
膩，軟糯又富有彈性，蓮子的清香、紅棗
的甘甜、桂圓的濃郁……各種味道在口中
交織，構成了一曲味覺交響樂，讓人陶醉
其中，難以忘懷。

關於八寶飯的起源，民間流傳著許
多傳說。有人說它是宮廷御膳房的巧思，
也有人認為它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
晶。隨著時間的推移，八寶飯的做法也在
不斷創新和發展，但其核心精神卻始終未
變——那就是團聚與分享。無論是城市還
是鄉村，每當臘八來臨之際，家家戶戶都
會精心準備這道美味佳餚，邀請親朋好友
共度佳節。對於許多人來說，八寶飯不僅
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心靈深處的記憶符
號。

串起來的冬天
范天偉

冬天，總是帶著一種特有的寧靜與清

冷。天空湛藍得像一塊透明的寶石，陽光斜

斜地灑下來，照在雪地上，泛著銀白色的

光。這樣的日子，最適合出門走走，感受一

下冬日裡的暖意。而走在街巷之間，最能勾

起我童年回憶的，莫過於那一串串紅彤彤的

冰糖葫蘆。

小時候，每到冬天，母親總會帶著我

去買冰糖葫蘆。那時候，冰糖葫蘆攤子並不

像現在這樣隨處可見，而是要走很遠的路才

能找到。記得有一次，我和母親走了半個多

小時，終於在一個小巷口看到了那個熟悉的

身影。攤主是一位老人，頭髮花白，臉上佈

滿了歲月的痕跡。他熟練地將一串串山楂串

好，然後放入熬好的糖漿中，快速旋轉，讓

糖漿均勻地裹在山楂上。最後，他小心翼翼

地將糖葫蘆放在鋪滿芝麻的木板上，等待糖

漿冷卻凝固。

冰糖葫蘆的做法其實並不複雜，但要做

好卻需要一番功夫。首先，要選擇新鮮的山

楂。山楂最好選用那種個頭不大、顏色鮮紅

的，這樣口感更好。接著，將山楂洗淨，去

掉果核，然後用竹籤串起來。接下來，就是

熬糖漿的關鍵步驟。

將適量的白糖和水按一定比例混合，

放入鍋中加熱，不停地攪拌，直到糖漿變得

濃稠透明。這個過程中，火候的掌握非常關

鍵，太旺容易糊，太弱則不易融化。待糖漿

熬好後，迅速將山楂串浸入糖漿中，快速旋

轉幾圈，讓糖漿均勻地包裹住山楂。最後，

將糖葫蘆放在鋪有芝麻的木板上，等待糖漿

完全冷卻凝固即可

冰糖葫蘆的味道，是一種難以忘懷的

美妙體驗。咬下一口，先是那層薄薄的糖殼

在舌尖破裂，發出清脆的聲音，緊接著便是

山楂那酸甜可口的滋味在口中蔓延開來。山

楂的酸味與糖的甜味完美融合，讓人回味無

窮。尤其是那些經過霜凍的山楂，更加酸甜

適中，口感也更加爽脆。每次吃完一串冰糖

葫蘆，嘴裡總是留下一股淡淡的清香，久久

不能散去。

隨著年齡的增長，雖然我已經很少再

去買冰糖葫蘆，但每當冬天來臨，那種熟悉

的味道總會勾起我對童年的回憶。那時的我

們，無憂無慮，快樂簡單。一根冰糖葫蘆，

足以讓我們興奮許久。如今，雖然生活變得

更加豐富多彩，但那份純真的快樂卻再也找

不回來了。每當看到街上售賣冰糖葫蘆的小

販，我總會停下腳步，買上一串，細細品

嚐，彷彿能從中找回一些逝去的時光。

冰糖葫蘆，是一種簡單而美好的食物，

它不僅帶給我童年無盡的歡樂，更成為我心

中一份難以割捨的鄉愁。在這個快節奏的時

代，我們或許很難再找到那種純粹的快樂，

但每當想起那些美好的回憶，心中總會感到

一絲溫暖。

登頂橫崗山
劉平

久居都市，滿目所及皆是灰濛濛的高樓，未曾察覺秋色已悄然

深沉。擇一秋高氣爽之日，約上三五同伴，共赴橫崗山一遊。

橫崗山座落於鄂東之地，乃大別山之支脈，地處蘄春與廣濟

之交，又名橫江山，海拔約八百米，為兩地百姓常游之勝地。山巔

古有佛寺，近年更得修繕，遠觀之，金碧輝煌，猶如拉薩之布拉達

宮，佛光隱現，瑞氣繚繞。據傳，黃梅之人尤以此山為靈，常攜全

家登臨。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此行果然未負秋光，

山巒傾情演繹了一出深秋大戲。蔚藍穹頂之下，群山蒼翠挺立，樓

閣隱現其間。

山路蜿蜒，一側群山如巨龍躍動，一側峽谷深邃莫測。秋風輕

揚，樹葉沙沙，宛如為我們奏響歡快的樂章。大自然中的生靈們依

次登台：紅艷的麥泡如火般熾熱，照亮秋日山谷；紫瑩的香薷散發

淡香，引來蝶舞蜂飛；金黃的雛菊在陽光下閃耀，如坡上散落的金

色珍珠；黃亮的香瓜圓潤誘人，令人垂涎；碧綠的黧豆籐蔓纏繞，

生機勃勃；活潑的商陸果實纍纍，點綴於綠葉間；奇特的佛手瓜形

如佛手，慈祥可親。它們彷彿帶著笑意，與我們一一握手問好，熱

烈歡迎著我們的到來。

我們目不暇接，思緒紛飛，形色識花之能力一再被挑戰。我們

驚歎於深秋的斑斕色彩，驚喜於大自然的神奇造化，訝異於這些生

命在秋日中的頑強與美麗。我們沉浸其中，彷彿置身於一幅流動的

畫卷。

自此，願做一快樂而簡單之人。「喂馬、劈柴、周遊世界……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每個人的眉梢嘴角都洋溢著笑容，喜悅之

情湧動。在這大山與秋色之間，還有什麼煩惱不能被包容、洗滌

呢？

「採藥歸來，獨尋茅店沽新釀。暮煙千嶂，處處聞漁唱。醉弄

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遮回疏放，作個閒人樣。」我雖因唐

婉的緣故，不甚喜愛陸放翁之自私，但這句「閒人」卻深得我心。

在這秋意濃濃的山林中，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寧靜與自在。

「登頂了！登頂了！」同伴們的歡呼在山谷中迴盪，彷彿是大

自然對我們的祝賀。

我也喃喃自語：「登頂了，登頂了。」我曾多次攀登此山，少

年時隨母還願，青年時帶學生踏青，中年後攜家人漫步……然種種

原因，從未登頂。今日竟得償夙願，怎能不欣喜？

步入觀音閣——真正的橫崗山之巔，憑欄俯瞰。「天！」我

不禁驚呼。眼前景象震撼人心：我們已登高山之巔，然極目遠眺，

仍有連綿群山矗立，與天地共繪一幅巨大搖籃圖。村莊、河流、城

鎮、田野……這些昔日眼中的龐然大物，此刻皆如嬰兒般安然躺臥

其中。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我雖未登泰山，但今日家鄉之山亦給

了我遼闊的視野與豐富的想像。「天蒼蒼，野茫茫……天似穹廬，

籠蓋四野。」我閉目深吸，低聲吟誦古詩。

回首半生，我已登過多少頂？又有多少頂在前方等待？自小讀

書、工作、結婚、生子……一級級台階攀上，卻未曾真正登頂；父

母健在，為我遮風擋雨，我便可心安理得地半山閒賞；孩子未立業

成家，我只能焦急地立於半山腰，欲助他一臂之力。俯瞰大地，芸

芸眾生們又在登什麼樣的頂？或許一些人一出生就站在頂峰，而另

一些人窮其一生也登不上頂。然而，頂亦是相對，不登高峰，所見

便是頂；若登更高峰，便又見更高頂。

人的一生在未登頂與登頂中悄然流逝。但無論登頂與否，都要

坦然，或許，最高的頂在我們心中。


